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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格列佛游记》的电影改编看经典的

稳定性与开放性

许淑芳

摘　要：根据 《格列佛游记》改编的电影迄今已有２９部，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媒介中，这

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文章选取其中最著名的六部影片进行研究，从跨时代传播、跨文化传播和跨媒

介传播三个方面探讨经典名著的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经典名著的稳定性源于它对人类共通

的、千古不变的爱憎和悲欢的反映，因而，这种稳定性中包含着开放性；同时，也正是在无限开放中，经

典延续了生命力，拥有了作为经典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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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１７２６）讲述了医生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和智马国

的冒险故事，想象奇特，细节丰富，具备改编成电影的丰富元素。正因为此，自电影技术诞生以来，

对它的改编一直未有间断，从第一位 “电影魔术师”乔治·梅里埃１９０２年制作的短片到２０１０年的好

莱坞３Ｄ真人动画，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电影已有２９部之多。据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影片，有４０％

改编自经典名著，而获奖影片中则有８５％改编自名著。对这一现象，学界有众多研究，褒贬不一。有

学者认为随意改编甚至恶搞名著是对经典的亵渎和消解，甚至提出 “原作越好，根据它拍摄的影片就

越糟”［１］的断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名著的改编是一种 “创造性叛逆”，有助于促进经典名著在当代

的传播。本文试结合 《格列佛游记》的六个最为著名的电影改编版本来讨论名著改编及其现代传播

问题。

一、《格列佛游记》的改编与跨时代传播

作为启蒙文学的重要作品，《格列佛游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讽刺１８世纪初期的英国

政治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认为，“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使

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２］当人们回望过去事物，解读历史事件时，总是从今天的视角和需要出发，改

编后的经典名著也必然会被赋予当下关怀。《格列佛游记》的每部改编影片都有体现自身时代特点的主

题，而政治讽刺逐渐削弱，淡化为其中若隐若现的和声。

宫崎骏的 《天空之城》（１９８６）改编自 《格列佛游记》的第三部分 “拉普他”，这部分的完整标题

是 “拉普他、巴尔尼巴比、格勒大锥、拉格奈格、日本游记”［３］。在 《格列佛游记》中，这一部分是

对英国殖民政策的讽刺。拉普他是一个盘桓在地球上空的飞岛，要求地上的臣民供奉，如遇违抗，飞

岛便停留在反抗它的国家上空，令其终年不见阳光，使万物无法生长。斯威夫特以此影射英国政府对

殖民地人民无耻、残暴的剥削。宫崎骏的 “天空之城”也是一个名为 “拉普他”的飞岛，也用磁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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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悬浮于太空之中。但影片的着眼点并非是对某一国家政策的讽刺，与殖民统治更是毫无关系，它

体现的是对过度发达的科技文明的忧思。拉普达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以至于在人类全部离开此地７００

年后，机器人依然在其中行走、劳作，维护着一个鸟语花香、井井有条的世界。当人类闯入飞岛时，

飞岛上的机器人大军做了极具摧毁性的反抗，让人类毫无招架之功。然而，拉普他已是一座 “死亡之

城”，所有居民都已秘密迁居地球。最后，为了阻止野心勃勃的穆斯塔控制这座城，利用高科技来危害

人类，拉普达的后裔希达念了毁灭咒语，使 “天空之城”永远消失。影片的结尾，宫崎骏借希达之口

道出了毁灭 “天空之城”的原因，因为 “根要扎在土壤里，和风一起生存，和种子一起过冬，和鸟儿

一起歌颂春天。不管你拥有多么惊人的武器，不管你操纵了多少可怜的机器人，只要离开土地，就没

办法生存。”现代社会越来越远离土壤，人们生活在科技文明的包围之中，这部影片正是对人类社会科

技异化的反思。

在 《格列佛游记》的所有改编影片中，英国本土拍摄的 《新格列佛游记》（１９９６）对原著的忠实度最

高。然而，它也只是在细节上尽量忠实于原著，其结构和主题都发生了本质改变。影片中的格列佛游历了

四个国家，回到家后神智混乱，常向人谈论旅途中遭遇的离奇见闻，由此被当作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把

他禁闭起来的是另一名医生。多年来，他接替格列佛在这一片区行医，照顾了格列佛的妻儿。如今，他占

据了格列佛的家，妄图与他的妻子成婚。最后，格列佛儿子拿出物证，帮助格列佛证明了他所说的 “胡言

乱语”全是真实的，格列佛方得以与家人团聚。这部影片不断地在现实与回忆、幻想与真实、顺叙与倒叙

之间切换，对真伪的标准是什么，疯癫与正常、疾病与健康的分界在哪里这些２０世纪哲学最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思考。因为它极具时代意义的哲理深度，这部影片获得了五项艾美奖。

如果对三个美国版的动画片 《格列佛游记》进行比照，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时代焦虑是如何寄居

在经典作品中的了。１９３９年的影片由弗莱斯彻兄弟出品，时值二战初期，和平是全世界的呼声。该片

选取了 “小人国”部分进行改编，故事围绕着一场婚礼展开。利立浦特的公主和布来福斯库的王子要

结婚。婚礼前夜，两位国王在选择婚礼歌曲上发生了矛盾，使得两位年轻人无法如期举行婚礼，两个

原本友好的国家也为此开战。最终在格列佛的斡旋下，两国握手言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

起。这一影片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焦虑和渴望，同时也反映出了尚未宣布参战的美国对战争的放

松心情和观望态度。２００５年版的 《格列佛游记》也讲述了一则婚恋故事。一艘英国船只被暴风雨摧毁，

幸存者格列佛漂流到了小人国利立浦特。小人国的法师是里通外国的内奸，他把一位能制造炸药的发

明家送到了邻国的地牢里，发明家的未婚妻四处寻找人间蒸发的未婚夫。最后，在格列佛的帮助下，

姑娘找回了未婚夫，法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国握手言和。这部影片在情节模式上与１９３９年版的影

片相雷同，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变了。只有在这部影片中，小人国坐落于亚洲地区。

影片中的众多细节都昭示了此时的美国文化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的兴趣。比如，片中的两位小人国皇帝

穿的是中国皇帝的衣服，一位着紫袍，一位着红袍。而片头和片尾也都出现了中国元素：片名尚未打

出，英国船长已在愤怒咆哮，埋怨船员们没能搜寻到中国船；影片接近尾声时，格列佛使出太极为自

己解围，对众人喊了一声：“我学过一点中国功夫。”２０１０年版的 《格列佛游记》讲述了自卑的纽约青

年格列佛通过小人国历险找回自信、追求爱情的故事。编剧乔
!

斯蒂尔曼在影片上映前曾强调这部动

画片的娱乐精神，他说：“这是一部拍给孩子们看的电影，对原著的那种讽刺和批判精神会有一些保

留，但这不是电影的主旨。经过我和尼古拉斯·斯托勒的改编之后，这个故事会放大它的娱乐精神，

…这个故事会很恶搞，会有一些颠覆。我觉得这个故事把 《格列佛游记》最具娱乐性的一面挖掘了出

来。”① 然而，狂欢和娱乐绝非这部影片的全部，在娱乐的外表下，它宣扬了勤奋踏实、内心强大的重

４８

① 引自 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７９４２７ｈｔｍ



第６期 许淑芳：从 《格列佛游记》的电影改编看经典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要性。在影片的最后，已经成名的前收发员格列佛对新来的收发员说： “收发室是大人物的起点。记

住，工作不分大小，人才分大小。”从中我们看到了好莱坞影片永恒的励志主题，也听到了美国社会在

经济低迷时自我勉励的声音。

对科技异化的反思、对人类野心的批判、对和平的渴望、对自身身份的确定，影片中的这些主题固

然是不同时期的时代焦虑的反映，但它们并非是完全脱离原著的空穴来风。斯威夫特在 《格列佛游记》

的第一部分批判了战争，在第三部分反思了启蒙时期的人们对科学的偏执追求，在第四部分嘲讽了人

类的自私和贪婪，他还通过格列佛在不同国家的处境对比提出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我”这一问题。因

而，这些所谓的 “当下”关怀，虽然偏离了原著的核心主题，但追根究竟也依然是从原著的根基里孕

育、生长出来的。

二、《格列佛游记》的改编与跨文化传播

《格列佛游记》不仅跨越时间，也跨越空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美国、苏联、日本、比利时、澳

大利亚等国都曾改编过 《格列佛游记》。如同移植植物一般，在不同的气候和土壤中同一品种会开出不

同的花来。

在已有的改编版本中，大部分作品都节选了最具有戏剧性的 “小人国”和 “大人国”部分，唯有

日本影片 《天空之城》改编自 “飞岛”。这一看似随意的取舍却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点。人们常有一种

误解，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应有很大的相似性。事实上，两者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异。中国

地域宽广，自古以来重视土地的力量，崇尚温柔敦厚的品质，把自己深深植根于大地之中。而日本的

国土由一条狭长的列岛构成，漂浮于大海中央，终日生活于海天包围之中日本人，对天空有着深深的

思念。这种情愫在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的笔下有丰富表现，也构成了宫崎骏动画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红猪》中的 “云海平原”曾激发出多少人对另一世界的向往。 “飞翔”是宫崎骏动画的一个重要主

题，他本人跟 “红猪”一样，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器专家。出于对飞行的热爱，对天空的向往，他把他

的工作室命名为 “吉卜力 （Ｇｈｉｂｌｉ）”，“二战”时意大利飞行员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侦察机。［４］而 《天

空之城》正是 “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另一方面，宫崎骏改编 “飞岛”的选择也跟日

本人对技术和制造业的着迷相关。日本是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正式确

立了技术立国战略，因而，把先进技术神奇化、浪漫化和理想化，能够满足日本民众的心理需求。影

片中，无人生活的高科技 “天空之城”如伊甸园一般安宁、美好。不难看出，影片在对科技异化进行

反思的同时也表达了对高科技的精密性、精确性的由衷赞叹。宫崎骏的动画虽大量取材于欧洲，但宫

崎骏想要表达的是日本情怀，他曾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喜欢某一部动画的话，那么这部作品一定

会被其他国家的孩子所接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引领全球潮流。”［５］

最能反映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特点的当数苏联版的动画片 《格列佛游记》 （１９３５）了。这部６８分钟

长的黑白动画片情节十分简单，它讲述了一名教师带一群少先队员去郊游的故事。当他们在大海边的

岩石上围坐成一圈朗读 《格列佛游记》时，一个绰号为 “格列佛”的少先队员睡着了。在梦中，他到

了小人国利立浦特。在这里，他带领备受奴役的工人阶级打败了统治者。影片最后，遍地是革命的狼

烟，逃跑的国王吊死在教堂时钟的指针上格列佛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号角。这部动画片把原著中两个国

家之间的战斗改编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把一部英国经典名著转变为具有苏联特色的民族叙事。此

片一公映，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纽约时报》这样评论它：“除技巧外，这部影片在狡猾攻击布

尔乔亚制度方面也有着天才般的智慧……它是对斯威夫特的马克思主义阐释。”① 苏联电影理论家日丹

５８

① 引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ｖｘｃｌａｓｉｃｏｃｏｍ／ｆｏｒｏ／ｖｉｅｗｔｏｐｉｃｐｈｐ？ｆ＝１０６０＆ｔ＝３８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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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三十年代苏联电影的制作方法和路径时，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

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６］这部影片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美国文化虽跟英国文化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作为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和世界第一大国，它的文

化要比英国文化更开放、更有朝气。在改编世界名著时，它本着 “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精神，总是

毫不掩饰地把美国精神捆绑于其中，使每一部影片都成为美国精神的传播载体。首先，这些影片都浸

染了美国文化中的娱乐精神。美国版的三部 《格列佛游记》都载歌载舞、欢乐祥和，没有深刻的揭露

和批判，也不需要观众做哲理思考。虽然原著中没有儿女情长的戏份，这三部不同时期的美国动画却

全都成了婚恋喜剧。其次，美国版的影片有着明显的商业动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美国的动画

片瞄准了国际市场。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两部动画片都选择在圣诞节发行，在美国国内票房平平的情况

下，在国际上斩获高票房。２０１０年版的 《格列佛游记》在北美第一周的收入仅为７２０万，而香港地区

（译为 《小人国大历险》）第一天就在４２家影院放映了２６８场，第一周的票房突破了４０００万，是美国

国内成绩的五倍，逼退了之前一直占据榜首的 《哈利波特７》，跃居首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

些影片都塑造了白人男子的高大形象。美国版的三部 《格列佛游记》都讲述了一位白人男子化解两个

小人国之间的矛盾，解除地区危机，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而在这位白人男子告别小人国时，他一手

托一个小人国国王，对他们发表了一通 “反对战争、和平共处”的临别赠言，接受了小人国人民依依

不舍的欢送。在原著中，格列佛离开利立浦特的场景并没有这么体面，他是为了生命安全，深夜偷偷

从小人国逃走的。美国影片对结局作这样的篡改有着深长的意味。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因而，在改编时，原著的立场很容易被挪用。在苏联影片

中，苏联少年成了顶天立地的人物。在美国影片中，白人男子受到了苏门答腊岛人民、百慕大地区人

民的欢迎，帮各地区排除纷争，从而塑造了美国作为 “世界警察”的形象。的确，原著中也刻画了民

族自大心理，但那是斯威夫特批判的对象。如此看来，现代影片是否又在不经意间落入了原著设下的

圈套呢？

三、《格列佛游记》的改编与跨媒介传播

艺术的美总是编织在特定的媒介之中，而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一整套表现手段和修辞手法。当

文学经典转换成电影作品，媒介发生了变化，内容也必然要随之作出调整。正如日丹所说：“形式是有

内容的和具有能动性的。因此，艺术内容本身在由一种艺术移植到另一种艺术中时，必然会在新的表

现手段的影响和制约下发生根本的变化。”［６］（２３７）

改编后的影片故事情节比原著更紧凑。矛盾冲突是电影叙事的动力，原著 《格列佛游记》用散文

化的叙事风格描述了主人公在四个国家的历险，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如果影片严格遵循原著来表现，

则会导致结构松散、矛盾不集中等问题。正因为这样，迄今为止，只有英国本土的改编版本是对原著

的全面展现，其他影片大都只选取原著中的一章加以改编。而英国的改编版本也不得不给这部长达１８７

分钟的影片加了一个框架：格列佛医生与另一名医生之间关于四次游历的真实性的斗争。斯特里奇正

是用这样一个新瓶，把散落的旧药装在了一起，使作品从顺序变成了倒叙，从冒险变成了回忆，从远

行变成了回家，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悬念和张力，符合了电影叙事的审美规律。苏联影片则用少年的梦

作为框架，把小人国的故事囊括其中，而梦境与现实的衔接和转换也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为适应电影艺术的表现规律，改编后的影片对人物形象也做了调整。首先是主角的身份和性格发

生了改变。原著中，格列佛是一名医生，为家人的生计在船上行医。这一职业在启蒙时代有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它代表着对身体的认识、对科学和理性的崇拜。在苏联影片中，格列佛成为了一名少先队

员，他挂着红领巾，具有阳光的形象、积极的态度和无私的品格。为了强调社会主义新人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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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天壤之别，作品还极力丑化了小人国的统治者，他们头戴假发，张牙舞爪，眉眼歪

斜，而小人国中起来闹革命的无产者则形象庄严，像一尊尊大卫像。原著中，由于小人国的人体形太

小，在格列佛眼里并没有差异。２０１０年美国版影片中，格列佛成为了一名报社的收发员，他工作卑微、

性格内向，爱上了女记者却不敢表达。这一形象有助于表现影片的成长主题。为增强观赏性，除苏联

影片外的其他几个版本中全都出现了心地纯洁、感情真挚、才貌双全的女性形象。在原著中，如果不

能说格列佛厌恶女性的话，至少他对女性是很冷淡的。

音乐是电影尤其是动画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有时讲述故事，有时抒发情感，有时渲染气氛。原

著中仅有一处写到音乐，格列佛应邀在大人国演奏钢琴，由于大人国的钢琴太辽阔，他只得快速跑动

来完成演奏，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键没能敲到，影响了表演效果。改编影片却大量使用音乐，除

《天空之城》外的其他各部影片，都有国王端坐殿上欣赏歌舞的场景。《天空之城》中虽然没有这一幕，

但它的音乐元素也很丰富，事实上这部影片令无数人感动的正是久石让的配乐。１９３９年版影片对音乐

的使用最为巧妙。公主和王子要结婚，公主国要求在婚礼上唱他们的国歌 《诚心诚意》，王子国要求唱

自己的国歌 《永远》。这两首歌成为贯穿影片始终的线索，反复唱响。最后格列佛把两首歌合成为一

首：《永远诚心诚意》，两国人民皆大欢喜，合唱了这首象征团结的歌曲。影片的主要矛盾和剧情都是

围绕着音乐展开的，片尾曲 《永远诚心诚意》甚至获得了当年度的学院奖最佳歌曲提名。２０１０年版的

影片几乎成了美国流行文化大荟萃。主人公的绰号叫 “吉他英雄”，为了充分利用音乐的表现力，影片

还安排格列佛在小人国举办了利立浦特第一届狂欢节，唱了 《今夜我们要摇滚》等歌曲。而这部影片

也是以两国人民合唱一首名为 《战争有何好处》的歌曲结尾的。

为增强电影的戏剧性和生动性，名著改编成影片的过程中往往会增加道具和细节。英国版 《新格

列佛游记》中揭开谜底的 “小人国迷你羊”和 《天空之城》中的 “飞行石”都是原著中没有的，而在

这两部影片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它们给观众带来了意外和惊奇。而在表现格列佛与小人国人民之

间的大小对比时，不同的影片使用了不同的招数，充分展示了动画艺术的魅力。在苏联影片中，人们

用又粗又长的水管往格列佛嘴里洒水，用起重机给他送饮料，用传输带给他食物；当国王来见格列佛

时，他无法走着来见他，而是纵马驰骋在这座 “巨人山”上；当格列佛忍不住打喷嚏时，国王连人带

马被吹到了地上。１９３９年的美国片中人们像除草坪一样给格列佛理发，像拖地板一样给他洗澡，即便

帮他清洗一片指甲也得用街头擦皮鞋的手法；发生火灾时，格列佛仅仅从池子里捧了两捧水，就把大

火浇灭了；快要下雨时，格列佛一伸手就把天上的乌云拧干了。２００５年的美国片中，格列佛弯腰把不

愿回家的奶牛轻轻捧起，放进牛棚里；他把小人国的姑娘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不让她在打斗中受伤

害；当格列佛在户外写生时，众鸟栖息在他的画笔上，把它当作了晾衣竿。这些细节虽然是原著中没

有的，背离了作品的外部逻辑，但它是一部作品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

现象，符合作品的潜在的内部逻辑。

四、结　语

在斯威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漂洋过海，游历了四个陌生的国度，在发现世界的同时

也不断失去自身的确定性。斯威夫特把主人公取名为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正是因为这个词与 “Ｇｕｌｌｉｂｌｅ（易受

骗的）”读音、词形相近，意在表明格列佛很容易失去自我。今天，作为经典名著的 《格列佛游记》漫

游到陌生时空，闯入新奇的电影世界，在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被恶搞、被消解的危机。然而，

这是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必须面对的命运和契机，卡尔维诺曾说：“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

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顾后或瞻前。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

‘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很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７］经典改编就是为阅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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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 “位置”，从而激发出经典对当代生活的阐释能力。而且，真正的经典在穿越时

空传播时，其本身还应具备超越具体时空的力量。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一部经典的作品是这样一部作

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７］ （９）

１９９６年版的 《新格列佛游记》结尾处，格列佛经历重重冒险，回到家中，见夜色阑珊，他说：“你瞧，

当夜幕降临，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早已见过你们能梦到的一切。我去过那儿，我曾在海上迷失了很

久，但我去过那儿，噢，对，我曾去过，而且，我回来了。”经典正是在不断 “去过”中 “回来”，不

断开放中保持其作为经典长盛不衰的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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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博士）、风间隼 （社会学博士）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大多拥有丰

富的电影知识、大量的观影经验和一手的电影资料，观点独到，语言犀利，文采出众，其博客粉丝通常上

万，所写影评的点击率、阅读量、关注度和回帖数也都比较高。作为一个媒介素养较高的群体，此类影评

写作者对于净化网络批评环境，拓宽电影资讯渠道，提升网民审美趣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强大的辐射力、鲜活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已成为电影批评的

一个重阵，网络媒体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网络影评存在的各种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重建

电影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新批评形式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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